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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乡的寨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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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兵下排时，我被分到战斗
班。那时的新兵连，战友大都是
初 中 文 化 ，高 中 毕 业 的 寥 寥 无
几，能写点东西的，简直是凤毛
麟角。平时我爱看书爱写作，班
里记录班务会，连队写个心得体
会，帮战友写封家书，甚至写情
书，我都能手到擒来。特别是新
兵连组织新闻日评，每个班要有
人点评，若是无人站出，那点名时
迎来的准是炮轰，那炮轰好比迫
击炮弹，轰得一个班灰头土脸。
新闻联播过后，排里所有人的目
光大都会不约而同向我投来，不
言而喻，这是让我冲锋陷阵。我
也不畏惧，挺身而出，一二三四说
得头头是道。几次过后，“小秀
才”头衔便冠在头 上 。 还 甭 说 ，
新闻日评为我争得不少荣光。

就这样，我如愿以偿分到战
斗班——六班。六班除了我，还
有两个新兵：小孙和小罗。我们
仨是难兄难弟，因为都是新兵，
无论是内务、军事、工作都不能
与 老 兵 相 提 并 论 。 怎 么 办 呢 ？
给自个儿吃小灶。被子没有“豆
腐味”，咋办？天刚微微发白，我
们仨就睁开惺忪的眼睛，悄悄从
床上爬起，抱着被子到楼道里准
备练习。这时却发现其他两个
班的新战友起得更早，正绕着被
子施展着内功。铺、捋、压、抠、
捏，手法不一，还有的拿个小板
凳，像打夯似的，一下一下砸被
子。新被子棉絮蓬松，压实后才

能 叠 出 有 棱 有 角 的“ 豆 腐 块 ”。
大家看后眼前一亮，纷纷效仿，
一人拎一个小板凳，加入“打夯”
的行列。那场面真壮观，整个楼
道满地绿被，人员影影绰绰，腾
挪闪移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这招真
灵验，被子夯得结实了，折叠成
型，捏棱有形，抠被有角，“豆腐
味”十足。班长说我们三人叠被
子有进步，要继续保持。此后楼
道中，我们仨持板凳“练功”的影
子，日日可见。

那时我的臂力欠缺，军事素
质不行，我就从基础练起。中午
休 息 时 ，我 们 三 人 结 伴 至 器 械
场 ，轮 流 做 引 体 向 上 。 几 组 过
后，手酸臂乏，我们坐在器械上
侃大山，侃至兴奋处，便忘乎所
以，小罗天生嗓门大，中午本来
就静寂，他的声音传出很远，惊
醒了副班长。副班长从连队快
速而来，我们三人机灵地站到器
械下开始有模有样做功课。“喊
啥！大呼小叫的！别人都在休
息！”副班长脾气暴躁，冲着我们
喊 ，“ 回 班 去 站 军 姿 ，练 作 风 ！”
我们三人乖乖而回，在班里站起
军姿，一站就是半个小时。下次
我们就老老实实的，该练就练，
休息时就悄声聊会儿天。

熄灯后，副班长会亲自组织
我 们 训 练 ，他 在 连 队 是 训 练 尖
子，尤其擅长器械，我单双杠能
从一练习至七练习，全来自他的
真传。晚上的训练内容无非是

俯 卧 撑 、蹲 立 、端 腹 等 小 课 目 。
别小看这些项目，能把人折磨得
没脾气。我们先做俯卧撑，没有
数量，额头出汗为止。我们三人
只穿内衣，冬季屋里虽有暖气，
仍觉冷风阵阵。小罗人高马大，
爱出汗，做不到一百个，就汗流
浃背，我呢，直至二百余个额头
才沁出汗珠。可苦了小孙，这兄
弟天生不爱出汗，连酷暑天出汗
也 少 得 可 怜 ，三 百 余 个 总 算 微
汗。副班长说他偷懒，他争辩不
服。副班长不信这个邪，让他趴
下继续做。他又做了二百个，头
上仍然沁不出汗珠。事实胜于
雄辩，也改变了副班长的组训方
式。每晚每人二百个俯卧撑，公
平公正！

俯 卧 撑 结 束 后 就 轮 到 蹲
立。这蹲立不是自己蹲几个就
可以的，每人五十个，双手扶高
低床栏杆，脖子上骑上人，这样
能效果明显。我和小孙个子小，
相互轮换做完。我比小孙还瘦
些，小罗挑选我和他训练。副班
长笑着说：“这不行，你这身材，
扛着他，就像运动员举个棍子似
的。”副班长便让小胖来帮忙。
小胖身材不算高，胖乎乎的。小
罗虽然不乐意，但也只能苦着脸
训练。果然，过了半月时间，小
罗腿力渐长，每次百米赛跑，都
遥遥领先，落个了“百米王子”的
雅号。

我最不愿练端腹，端腹就是

为了增强腹肌力量，躺在床上，
双腿抬起，与床面成 45 度角，每
次五分钟。五分钟不算长，一旦
做 起 来 ，就 感 觉 时 间 静 止 了 似
的 ，漫 长 得 很 。 腹 酸 腿 抽 筋 不
说，浑身颤抖不已。有次我请求
副班长取消我的端腹项目，让我
到室外跑个五公里相抵。他坚
决不允。小孙腹肌强壮，双腿抬
起稳如泰山，五分钟很快熬过，
我 是 龇 牙 咧 嘴 ，身 体 像 筛 糠 一
般，硬是坚持了下来。小罗则吃
尽了苦头，双腿上上下下，趁人
不注意，便会落下来。副班长抄
起一根腰带甩在床栏上，响声之
大，惊吓得小罗迅速抬起了腿，
那 反 应 之 敏 捷 ，绝 对 是 迅 如 闪
电，以后便再也不敢偷懒。真是

“人无压力飘飘然，井无压力不
喷油”。一段时间后，我们三人
的军事素质提升得很快，在所有
新兵中排名在前。

新兵十个月后，我的班长考
上了军校，后来调入团队机关，
直至转业到地方公安部门。回
想往事，心潮澎湃，当兵人，对部
队有眷恋的情结。我也不例外，
仍向往军旅生活，若有机会，还
会去当兵。
（作者单位：邯郸市交警支队）

在 人 生 的 道 路 上 ，总 有
一 些 事 情 难 以 忘 怀 ，甚 至 会
影响你的一生。在“八一”建
军 节 到 来 之 际 ，看 到 微 信 群
里 战 友 发 来 的 军 旅 生 涯 照
片 ，不 禁 回 想 起 当 年 新 兵 连
的磨炼，那真是受益匪浅。

1974 年 12 月 25 日，我应
征 入 伍 ，经 过 五 天 的 徒 步 野
营 拉 练 ，来 到 了 北 京 市 大 兴
县 团 河 农 场 ，在 这 里 要 进 行
为 期 两 个 月 的 新 兵 训 练 ，然
后再补充到北京卫戍区站岗
执勤。

新 兵 连 的 岁 月 很 紧 张 。
时 值 数 九 寒 天 ，每 天 天 不 亮
就 起 床 跑 步 做 操 ，回 来 后 就
要赶紧洗漱，用的都是凉水，
由于天冷，室外水管被冻住，
只好将稻草点燃把冻住的水
管化开，用缸子接好水后，挤
好牙膏，发现缸子已经结冰，
冻在水池边上了。新兵的吃
饭 时 间 只 有 十 五 分 钟 ，与 其
说吃饭，不如说抢饭，都是十
八 九 的 小 伙 子 ，操 练 归 来 早
已饥肠辘辘，早饭打来后，大
家争先恐后，狼吞虎咽，担心
吃不饱就要集合。训练一天
后 ，晚 上 又 要 政 治 教 育 或 是
学 唱 革 命 歌 曲 ，真 是 两 眼 一
睁，忙到熄灯。

新 兵 连 的 训 练 很 是 苦
累 。 寒 冬 腊 月 ，空 旷 的 操 场
上 北 风 肆 虐 ，像 刀 子 似 的 刺
得脸上生疼。训练时不让戴
手套，时间一长，手冻得又红
又 肿 ，班 长 就 让 大 家 将 双 手
反复揉搓；脚冻得又麻又木，
就 让 跺 跺 脚 ，然 后 接 着 再
练。要说最累的就是踢正步
训练，分解动作，上身挺直，
一 腿 站 立 ，另 一 腿 踢 出 脚 掌
离地，脚面下压，站时间长了
脖子发胀，腰酸腿疼，眼冒金
星，连续动作，两腿绷直全脚
掌 用 力 着 地 ，脚 掌 被 踏 磨 得
钻心疼，一天训练下来，浑身
像散了架。

新兵最怕最紧张要数晚
上搞紧急集合。事先没有一
点 征 兆 ，本 来 一 天 训 练 下 来
疲 惫 不 堪 ，沉 睡 得 正 香 ，突
然 ，一 阵 急 促 的 紧 急 集 合 哨
声 响 起 ，头 一 次 让 你 紧 张 得
不行，两只脚直哆嗦，不敢说
话更不敢开灯。黑灯瞎火中
只听见叠被子、穿衣服、打背
包的声音。打好背包拿好东
西就往外冲，先是班排集合，
再 就 是 全 连 集 合 ，跑 到 院 子
里 站 队 报 数 ，连 长 看 着 表 记
时间。接着就是打开院中的
灯 光 一 排 排 检 查 ，队 列 中 不
断 有 人 出 列 示 众 ：穿 反 鞋 子
的、来不及穿内衣的、没穿袜
子 或 只 穿 一 只 袜 子 的 、没 系

扣 子 或 系 错 扣 子 、帽 子 戴 歪
的 、背 包 散 架 的 …… 五 花 八
门 ，洋 相 百 出 。 因 为 害 怕 紧
急 集 合 ，从 此 我 们 每 天 晚 上
都和衣而睡，后来，有经验的
老兵告诉我们：听到哨音后，
最 要 紧 的 是 先 穿 好 军 装 ，再
系 紧 鞋 带 。 我 们 恍 然 ，几 番
演 练 后 ，基 本 能 按 着 装 和 规
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。

叠被子是新兵连的必修
课 。 要 叠 豆 腐 块 似 的 被 子 ，
首 先 要 花 很 多 精 力 压 被 子 ，
新 发 的 被 子 棉 花 是 蓬 松 的 ，
压实的被子才有可塑性。第
二步就是叠被子。班长教我
们 把 被 子 理 平 对 折 后 ，用 手
捋 成 直 线 。 为 了 固 定 成 型 ，
还要用毛巾沾水把被子打湿
了，折得平面平、立面直、有
棱 有 角 。 那 个 杰 作 ，简 直 舍
不得拆开。

两 个 月 的 新 兵 训 练 ，不
仅 磨 炼 了 自 己 的 斗 志 ，还 培
养了自己的吃苦精神和适应
环 境 的 能 力 ，为 日 后 从 军 从
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新兵
的岁月真是人生一笔难得的
精神财富。

（作者单位：孟村回族自
治县公安局）

故乡的寨河修建于清末民初，当时盗
匪横行，为了保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
村里商议修建一条寨河来自卫。于是，村
民们男女老少齐上阵，靠肩膀挑、小车推、
镢头挖等最原始的施工方法，耗时三年，
环村建成了这条宽 30 米、深 5 米的寨河。

在 寨 河 内 侧 ，用 挖 河 的 泥 土 高 筑 寨
墙 。 墙 基 厚 15 米 ，顶 宽 5 米 ，呈“ 八 ”字
状。据说，当时的寨墙上面可以跑马车。
由于当时村东头的一部分村民反对修建寨
河，既不出钱又不出力，所以村里在施工
过程中，将这些村民修在了寨墙之外。从
此，刘家庄村又有了“寨里”和“寨外”的叫
法。

打我记事起，寨河虽不大，但蜿蜒迂
回 环 抱 着 大 半 个 村 子 。 那 时 ，村 子 建 有
北、西两座寨门，引留磊河水入寨河。寨
门口跨寨河设有吊桥，日夜有青年男子轮
流值守，并沿寨墙巡逻。当时的村落，俨
然已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城堡。关上城
门，拉起吊桥，前来抢劫的盗匪只能悻悻
而归。即使陌生人偶尔闯入，也会因为村
内的街道纵横交错而找不到出口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匪患被彻底根除，社
会治安平稳，寨河慢慢失去了它的作用。
为 了 发 展 经 济 ，村 里 在 寨 河 里 植 满 了 芦
根。不几年时间，河塘里芦苇自我繁衍已

经爬上了高高的寨墙。
初 春 ，父 亲 常 带 我 坐 在 高 高 的 寨 墙

上，看寨河水被春风吹皱，碧波一浪接着
一浪拍击着寨墙。细细的泥沙被冲上来，
又被带回去。举目远望，阳光下的寨河水
波光粼粼，犹如满河宝石闪着银光。当河
水干涸，满河芦苇笋顶破坚硬的土块，齐
刷刷地露出尖尖的小脑袋时，我和妹妹常
下到寨河里，采摘刚出土不久的嫩芽吃，
入口清香，涩中带甜。

夏天，纤细的芦苇已长出三米多高，
芦苇叶子一层层绿得发亮。一场大雨过
后，寂静的“寨河”突然热闹起来，蛙鸣四
起 ，整 个 村 子 沸 腾 了 ，吵 得 人 们 难 以 入
睡。我和小伙伴多是在寨河里捉鱼虾、捞
蝌蚪，在芦苇丛里捉天牛，抓着芦苇在水
里学狗刨。折几根又细又长的芦苇，刷掉
叶子，把细长的芦苇尖圈个套，既能套河
里的青蛙，又能套乡亲们树上的红枣。村
外柳树上，透过枝丫的缝隙，总能看到蝉

的黑色身影，躲在树叶隐隐处，它们悠扬
而热烈地吟唱着。抓一把麦粒入口，边走
边嚼，在芦苇尖上涂上面筋，轻触它的翼，
蝉犹如吞了钩子的鱼，就被粘下来。我还
跟着哥哥学做苇笛，呜里哇啦一吹，吓得
躲藏在芦苇里做窝的翠鸟扑楞楞飞上了天
空。

秋天，已是枯叶残荷，满目疮痍。而
故乡最美的时节是在秋天。那饱满的苇穗
由淡紫色转为粉 白 ，芦 花 像 伞 一 样 盛 开 ，
蓬 蓬 松 松 白 花 花 的 一 片 ，满 眼 尽 是 这 秋
舞 的 芦 花 。 当 秋 风 萧 然 到 来 时 ，那 一 河
白 花 花 的 芦 花 被 风 儿 抚 摸 ，如 惊 涛 一 浪
接 过 一 浪 。 苇 絮 随 风 在 天 空 悠 然 地 飘
着 ，白 茫 茫 如 雪 ，轻 软 软 似 云 ，这 就 是 故
乡 令 人 心 醉 、四 景 之 一 的“ 芦 花 飞 雪 ”
了。唐代诗人元稹有诗云：“不是花中偏
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。道出了芦花的
一份清高与落寞，一份洒脱与单纯，一份
风姿与高雅。

每年春节，五颜六色的风筝随风飘荡,
把瓦蓝的天空衬托得美极了。大人孩子站
在 高 高 的 寨 墙 上 ，拽 着 风 筝 跑 啊 ，笑 啊 。
记 得 三 哥 放 的 风 筝 ，手 柄 拐 线 用 的“ 铹
子”，轴上还加装了“铜钱”。放线时，“铹
子”在手柄上飞转，迸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，
引得人们回首顿足……

流淌了一个多世纪的寨河，留给故乡
太多的感动和回忆。因为寨河，父老乡亲
生活有了踏实的牵系，心灵有了栖息的场
所，情怀有了浪漫的依托。她犹如母亲的
双 臂 ，怀 抱 着 生 于 斯 、长 于 斯 的 一 村 百
姓。她曾经用那甘甜的乳汁，哺育了故乡
多少儿女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邢台市公安局桥西分局）

泉城济南的美，必要钻进老
巷子里才寻得到

盛夏时分，慢慢地走在济南
老城里。骄阳似火，可是当你一
脚踏入老城时，似乎就可以感受
到清凉的气息。

很 多 泉 就 静 静 地 在 普 通 人
家的院子里 。 路 边 有 一 口 武 库
泉 ，不 大 的 井 口 ，你 可 以 躬 下
身 子 ，拿 瓢 舀 出 泉 水 来 。 喝 一
口 ，甘 甜 清 冽 ，柔 和 温 润 。 再
看 ，人 们 直 接 将 啤 酒 、西 瓜 ，泡
在 泉 水 里 ，何 时 吃 喝 ，都 是 冰
凉 爽 口 。 在 那 些 宁 静 的 老 巷
子 里 ，石 榴 树 已 经 长 得 粗 粗 壮
壮 ，石 榴 也 长 得 硕 大 ，凌 霄 花
灿 灿 地 开 放 ，清 泉 缓 缓 流 淌 。

街 边 咖 啡 店 里 的 胖 猫 ，悠 然 自
得地走来走去。

在百花洲畔，竟然发现了一
座极美的房子。典型的四合院
建筑，门口有漂亮的垂花门，挂
着大红灯笼，那些绿色的柳枝也
在柔风里，轻轻地荡漾。踏着台
阶走进去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四四
方方的院子里同样种植着石榴
树 ，寓 意 着 多 子 多 福 。 而 在 树
下，早已摆上了一个小木桌，两
把小竹椅，一个暖壶，几只茶杯，
只等你坐下来，静静地品茶。

窗棂上满是漂亮的雕花，异
形的根雕，从地面上伸展开来，
在窗前处，正好垂下一盏古式的
灯笼，散发着橘色的光芒。在灯

下，有一红木条案，上面摆放着
笔 墨 纸 砚 ，各 种 小 小 的 花 花 草
草，每一个都散发着独特的美。
桌案上还焚着玫瑰香，你可以坐
下来，放空一切，闻香，听音，读
书，写字。室内凉爽宜人，又古
韵悠悠。当你看累了，抬眼窗外
就是百花洲，湖水荡漾，柳枝依
依，鱼儿蹦跳，小舟摇曳，人的心
变得柔软起来，连说话的语调也
慢起来。

湖边的人们坐在躺椅上，旁
边 有 花 有 鸟 ，正 怡 然 自 得 地 喝
茶，聊天。这茶，是泉水泡的，格
外香醇。

体味泉城之韵，必要钻钻老
巷子。你看那些百年老院子，漂

亮的屋檐，门当户对。有人说，
那老建筑，如一阵夏风，那门拱，
那 飞 檐 ，直 吹 得 人 面 荷 花 相 映
红。似乎那每一片瓦片上，都写
满了时光的故事。喜欢看那些
坐在泉边的老夫妻，一个躺椅，
两杯清茶，彼此欢喜，一任时光
流淌。似乎斑驳的喜字还完好
地 贴 在 窗 玻 璃 上 ，门 内 的 老 夫
妇，一住就是几十年。在平凡的
房子里，人们演绎着人间烟火的
平凡故事，读书，画画，焚香，弹
琴，为生活奔波，也聆听泉水歌
唱。我想，生命就该如此度过，
内心喜悦，宁静淡泊。

我每次都会惊讶于：几百米
外就是城市喧嚣，车水马龙，而
几步路转入老街老巷，就是另一
番宁静的天地。垂柳，游鱼，香
茗与花香。泉韵最在济南城，地
地道道，惹人回想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
局桥西分局）

孙猛 摄

摄影之窗摄影之窗

ＳＳ

训练 纪振星 作

（作者单位：吴桥县公安局）

憩

（作者单位：衡水
市公安局）

泉城里的老巷子
王南海

徐文科 作

（作者单位：平乡县
公安局）


